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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华书店里，谈恋爱的时候自比马克思，留学的时候开创

了规划界“大都市全球化”研究二元论的先河,他就是吴志强

。现在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也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 6月4日，周三上午10：30，吴志强的办公室。我们的谈话

，就从他办公桌上的一张照片开始。 我的恋爱，我的童年 小

时候，我最喜欢泡在位于静安寺附近的新华书店里，好心的

店员叔叔甚至帮我把书偷出来，让我拿回家看。 《外滩画报

》（以下简称《外滩》）：你办公桌上这张照片上的两个小

孩是谁？ 吴志强（以下简称吴）：那是我的两个女儿，大

的6岁半，小的2岁。 《外滩》：你给两女儿起了什么名字？ 

吴：大女儿叫吴易难娜，在德国出生。易难娜的意思是人生

没有绝对的容易，也没有绝对的困难，全靠自己把握，发音

和希腊文ELENNA相同。ELENNA是城市保护神的意思，而

我是搞城市规划的，所以就取这个名字。 小女儿叫圣凡亚，

意思是说人没有神圣与平凡之分。外文名字是SOPHIA，希腊

词根的意思是智慧。 《外滩》：能介绍一下您太太吗？ 吴：

我太太原来是外贸学院的老师，我是同济大学的老师，俩人

都是单身，经人介绍就成了。她的能力很强，1985年就率先

在外贸学院用英文上战略管理课。谈恋爱的时候，我跟她说

我要当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研究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这很

有意义。她嘲笑我说：“马克思可不是随便当的，背后还有

恩格斯呢。”后来她去荷兰商学院读MBA，毕业后在跨国集



团当老总，收入比我多很多。到现在，我有时还需要她发扬

“希望工程”精神呢。 《外滩》：你年轻时的梦想是关心人

类的命运，那为什么会选择规划专业呢？ 吴：准确地说，我

是被同济大学的广告吸引的，当时这还是国家保密专业。我

们的很多图纸牵涉到国家和军事机密。 另外，在17、18岁的

男孩子，大都有一个梦想：盖一片房子，然后修一条很长很

长的马路。所以没跟父母商量，我就报了志愿。 入校以后发

现学的东西很杂。一方面需要学素描、水粉画等，艺术性很

强；另一方面要学纯技术的内容，什么钢筋混凝土、地质，

石头的承重，力学等。到了大三，又要学习管理、心理学方

面的课程。我们还上专业的摄影课，此后摄影成为我的一大

爱好。 我这人对什么东西都感兴趣，是三脚猫。小时候为这

，还经常被父母骂。我小学赶上“文革”初期，中学是“文

革”后期。整个中学，我学了七次工、五次农，根本就没好

好读过书。我的知识积累主要来自书店，当时我最喜欢泡在

位于静安寺附近的新华书店里，因为去多了，几乎所有的店

员都认识我。好心的店员叔叔甚至帮我把书偷出来，让我拿

回家看，等第二天再还给书店。 扬名德国 吴志强的著作《千

年纪转折点上论大都市全球化》，现在是城市规划方面的学

生必读的书目。 《外滩》：你在学校里教书教得好好的，怎

么后来去了德国了呢？ 吴：当时去德国就是为了读博士。我

在同济读完研究生以后，留校呆了三年，然后1988年去德国

。本来是想跟着李德华老院长读博士的，但正好他那年去了

耶鲁大学讲课。这样，我被学校派到德国去，当时根本就没

什么思想准备。 我最初想做的题目是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城市

发展问题，因为1984年1985年那段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我就想参照德国在战后5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城市建设城

市发展中的一些经验。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想研究德国的东西

，希望对中国有所借鉴。 这时候我开始读很多的书，特别是

很多全球化方面的书。我发现全球化对城市的竞争和发展影

响十分巨大。过去的城市是块状的，从属于一个地区。比如

南京属于江苏，杭州属于浙江，双方没有关系。而全球化的

地球是一个以城市为结点的网状的结构，每一个大的城市都

控制了一大片地区和城市。就像今天的上海就可以影响周边

很多城市，而这是不需要任何行政手段的。 经过几年的研究

，我的作品《千年纪转折点上论大都市全球化》在德国出版

了。这本书现在被城市规划方面的学生看作是必读的书目。 

《外滩》：有人评价你“开创了‘大都市全球化’二元论的

先河”，请具体谈谈。 吴：在我出这本书前，欧美的大都市

全球化研究全是以欧美为中心。我觉得这个视角有问题，一

方面，西方通过经济、技术和文化控制了东方，同时我们也

抽走了他们的资金，尤其是城市建设的资金。 在英国，我们

固然可以看到伦敦这样的大都市，但同时我们更可以看到，

很多城市正在衰老。因为什么？资金被抽走了。因此我觉得

，中国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完成工业化，而西方城市是通过全

球化完成了非工业化。这是两元的，不存在谁中心谁边缘的

问题。 上海就是全球化的胜者。上海每年变化那么大，哪来

那么多资金？实际上就是来自海外，来自跨国企业的投资。

或者说，哪个城市全球化的牌打得好，哪个城市就会获得大

发展。 《外滩》：在德国呆了六年，你还有什么别的感受？ 

吴：在城市规划方面，德国是世界上最先建成步行街的，这

是他们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另外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



城市管理建设和规划，德国有一套相当成熟的模式。 就我国

来说，虽然市场经济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但城市建设实际上

还大多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办法来做。规划制定出来以后没

有弹性，要么人家不来投资，要么规划被对方改得一塌糊涂

。 在德国，一个规划的出台要有很多步骤和程序。首先要公

开听取多方意见，包括社区居民和团体。然后再编制规划。

初步编好了以后，还要再公开、听证，然后改，这样一般要

五年。 规划上海：要突破属地 城市不是市长的城市，而是人

民的城市，规划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 《外滩》：您怎么评

价上海的城市规划？ 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已

经从一个传统的中心城市，变成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带的一

部分。 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人认为，上海的规划，就是在上海

的6300平方公里土地上规划，其实不然，我们必须研究整个

长三角的城市群，才能制定好上海的规划，绝不能画地为牢

，各自为政。 《外滩》：有人说上海的一些新建的建筑没有

特色，太单调，您怎么看？ 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太乱，一种说是太单调。就我看，上海城市规划

千篇一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国门大开，各种思潮，新

的，旧的，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一拥而上，太多的思

维在同样的时间和空间出现，显得有点乱。你看那么多高层

，有哪两幢是一样的，还每幢都戴上一顶皇冠，有的跟小丑

一样，还有什么欧陆风，很多都是被国外淘汰掉的东西。 《

外滩》：您觉得做规划难点在哪？ 吴：时间太紧，几天就要

出来，太荒唐。 《外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或者说是

不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多，规划做不过来的缘故？ 吴：现在规

划是多，但这不是造成时间太仓促的原因。毕竟你可以早点



提出来啊，那种两个月就要做出一个城市几年的发展战略的

事情实在荒唐，这也是中国规划界中最不好的事情和最大的

问题。 科学的规划需要时间，需要调查研究。城市不是市长

的城市，而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作为城市

的规划者必须对人民负责。 《外滩》：这方面有何典型案例

？ 吴：我们真正经得起细致推敲的规划是很少的，绝大多数

的城市发展战略是在二、三个月内完成的。 《外滩》：你最

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吴：一个是沈阳的发展战略规划，当时

花了一年时间，记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建设部里很多人从来

没有看过有人用这么长时间做这么一个规划。当然最后得到

了很高的评价。另外一个就是浦东的联洋社区，我还比较满

意。 我最近一直在做世纪大道周边区域的重整规划，因为以

前世纪大道设计成斜的，异性路口太多，带来不少交通问题

。现在基本完成。 吴志强简历 1960生于上海，祖籍浙江。 同

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城市发展战略与管理研究

院副院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城市规划与建筑研究

所所长。1994年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环境与社会学院城市与

区域规划工学博士学位。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城市比较

研究和大都市全球化进程研究，“大都市全球化理论”开创

了大都市全球化研究二元论的先河。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